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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296 年，中国元朝
地理学家周达观经海上丝绸
之路抵达中南半岛，辗转前往
真腊(今柬埔寨)都城吴哥，采
风问俗近一年，据所见所闻撰
写《真腊风土记》。约 500 年
后，《真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
出版，并最终指引探险者发现
深藏密林数百年的吴哥古迹。

1992 年，吴哥古迹作为
濒危遗产被世界遗产委员会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3
年，柬埔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起了吴哥古迹保护国际
行动，中国明确表示参加。从
此，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上，一群中国文保专家续写着
中柬文明交流的吴哥故事。

复原文明之“魂”

1998 年，由中国文物研究
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
织的中国政府援助吴哥古迹保
护工作队来到柬埔寨开展首个
项目——— 修复建于 11 世纪的
周萨神庙。

中方队员都是经验丰富的
文保专家，但开展吴哥保护修复
工作之初，他们面临一个又一个
全新课题。从事吴哥古迹保护
20 多年的许言清楚记得：“修复
前，周萨神庙可以说只是建筑遗
址，一片断壁残垣，是吴哥古迹
中损坏最严重的寺庙之一。”

“我们根据建筑自身情况
确定了‘抢险加固、遗址保护、
重点修复’的原则，对建筑基
础进行加强，并对 4000 多件
散落的构件耐心拼对，原处归
安。”许言说，经过 7 年现场施
工，周萨神庙从废墟中重新矗
立。

周萨神庙项目完工后，中
国专家迎来了更大挑战——— 修
复茶胶寺。这座国寺规格的庙山

建筑不仅占地面积更大，而且结构上有多处险情，光散落的石
块就达数万，其当年未完工状态也给修复带来了更多挑战。

有了周萨神庙的经验，中方队员对茶胶寺的研究、保护、
修复更加深入。他们 2007 年开始对茶胶寺进行建筑、考古、
结构等多方面的前期研究，并开展三维激光扫描记录和测
绘、工程地质勘测、石质风化机理和保护实验等系统工作。

“修复期间的施工安排具体到某个时间拆落多少块构
件、补配和归安数量等等，每个决定都依托大量测绘和计
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金昭宇说。

金昭宇向记者展示了这些石块的档案，每一石块都有
可表明其位置的独立编码、石块照片、三维数据等信息。专
家们在电脑中做出 3D 模拟图，并借助电脑计算为每块石
头寻找正确的位置。

法国游客苏林游览茶胶寺之后对中国文物修复队的工
作赞不绝口：“他们的工作非常棒，保留茶胶寺的‘魂’，原汁
原味地修复。”

展示文保之“技”

在中方专家看来，吴哥保护修复项目是一个多维度的
“竞技场”，不仅是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和技术交流的
平台，也是展示中国先进文保理念、方法和技术的舞台。

金昭宇介绍说，法国对吴哥古迹的研究保护历史最悠
久，日本修复吴哥古迹时注重对当地的民生和基础设施援
助，德国关注石质文物保护和培训，30 多个参与国各有所
长。“通过茶胶寺项目，中国的文物维修保护理念、传统技艺
和现代技术都得到检验和展现，赢得了柬埔寨和国际同行
的认可。”

2018 年 12月 4 日，柬埔寨文化与艺术大臣彭萨格娜
代表首相洪森为保护吴哥古迹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国代表颁
发奖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许言、王元林、顾军获柬埔寨
王国骑士勋章。

许言见证了周萨神庙和茶胶寺两个项目的进展。“我
们严格遵循国际公认的保护理念，又形成了以最小干预
原则、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试验先行原则以及研究与修
复并重原则为特点的中国模式，特别是强调尽量采取‘可
逆’的方式。经过 20 多年在这个文物保护国际大舞台的锻
炼，中国文保团队的进步非常快，已经站在了世界前列。”

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和管理机构发言人隆戈萨告诉
记者，中国专家修复技术高超、经验丰富，修复成果受到
保护和发展吴哥古迹国际协调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的高度
评价。在柬埔寨等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国的作用越
来越重要。

传承文化之“通”

2018 年 1月，中柬签署协议，柬政府将吴哥古迹中最
核心的部分——— 王宫遗址交给中国工作队修复。王宫遗址
修复项目预计将在 2019 年内启动。

“屋颇壮观，修廊复道，突兀参差，稍有规模。”周达观在
《真腊风土记》中如此描述昔日的王宫盛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前主席贝肖克说，
王宫遗址位于吴哥王城内，其地位和意义仿佛中国的紫禁
城，从这点看，中国专家更有优势从文化和哲学层面理解这
个遗址。“中国文物专家技术水平很高，而文化上的相通是
额外优势。”

中方专家认为，王宫遗址项目将给吴哥保护探索新的思
路，将建筑保护、石刻保护、考古发掘、实验室建设、柬方人才
能力培养、生物病害治理、教育培训、交流合作等综合考虑，
从而形成一个“保护+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我们要尊重传统的建筑方法技艺，不仅要修复保护好
古迹的外观、历史信息，还有传统的工艺。”许言对这个预计
长达 11 年的项目非常期待。

多年的吴哥古迹保护工作也给柬埔寨培养了一批自己
的文物修复人员。

据中方专家介绍，修复施工最繁忙的时候，有 160 多名
柬方技术人员、工人与中方一起工作。20 年来，一批又一批
的柬埔寨技术人员在项目中成长起来，如今活跃在多个吴
哥文物的修复项目中。

“互相尊重、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中柬两个
古老文明的对话在未来会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许言说。

(记者毛鹏飞)新华社金边 5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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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若辰

2017 年 7 月，25 岁的北京女孩张斯然辞
去了电视记者的工作，加入联合国难民署驻华
代表处，开始从事代表处的对外传播工作。

同一个月，26 岁的山西男孩孙乾放弃了国
外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驻华代表处实习半年后，得到了转正机会，先是
担任法律顾问，后又转任监控与评估官一职。

一年后的 7月，24 岁的上海女孩陈一麟抵
达纽约，开始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实习，负责社
交媒体运营工作。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越来
越多的中国青年也走进国际组织的平台，书写
人生价值，贡献中国力量。

“我的世界版图变大了”

张斯然对联合国的向往，源于一篇小学语
文课文———《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讲的是一
名中国蓝盔战士牺牲后，他的孩子给联合国秘
书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全世界的孩子呼唤世
界和平的心声。

这颗种子，在张斯然已经有了一份令人羡
慕的工作之后，依然在发芽，直到结了果。“能在
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伟大
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我感到非常荣幸。”张斯
然说。

陈一麟却曾忽略世界之“大”。那些待在地
图“犄角旮旯”的“小国”，一度在她心中没有存
在感。直到她来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看到他们
发起的校园暴力调查问卷中，有“不知名”国家
的少年倾诉自己的遭遇。陈一麟内心很受触动：
“世界上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有人民，人民有
自己的人生。一切都很真实。”

而陈一麟的同事们，一直以来都在关注世

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并为解决他们的问题而
付出切实的努力。“联合国的使命这时变得非
常真实，也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关注到平
时不可能关注到的人。”陈一麟缓缓地说，“我
的世界版图变大了。”

一直从事新闻与传播的张斯然在联合国
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工作近两年来，越来越能
理解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她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前所未有地互联
互通，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人可以安安静静做
一座孤岛。战乱冲突、流离失所、气候变暖等
全球挑战都需要全球方案。而她，正是在为此
而添一点柴、加一片瓦。

“比昨天的自己有进步就应

该知难而上”

孙乾的同事，除了中国同胞，还来自瑞
士、意大利、挪威、斯里兰卡等国家。许多同事
毕业于国内外名校，专业背景涵盖国际关系、
公共政策、经济、环境、法律等。孙乾乐于挑战
的性格，让他很享受多元碰撞、“高压”工作的
氛围。

“火花往往就是碰撞出来的。”孙乾说，在
联合国系统工作，同事们通常不会惧怕和回
避不同观点、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反而会
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倾听和接受别人
的观点，和而不同。

当然，碰撞的除了火花，还可能是“碰
壁”。

孙乾坦言，刚到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
处工作时，他难以跟上外籍同事发言讨论的
节奏，明明自己有话说却插不进同事们的讨
论，很让孙乾沮丧和失落。

大洋彼岸，陈一麟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的小组会议上，也一头雾水，全程没说上几句

话。“不仅是语言和口音问题。大家讨论的网
红我也不熟悉，能把所有人逗笑的笑话，我也
不知道笑点在哪。”陈一麟说。

作为所在小组“史上第一个实习生”，陈
一麟最初几天都没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可她
“不甘寂寞”，凭着对同事工作的观察与学习，
她主动请缨，撰写了儿童基金会各国办事处
社交媒体账号对世界母乳喂养日主题宣传情
况的分析报告。

陈一麟的报告收获了同事们的“花式”赞
美。

“你的报告做得真好！”“也发给我一份行
吗？”“能给我们开一个经验分享会吗？”“我们
团队的项目，也邀请你参与。”

这些话，让陈一麟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我做了大量工作，幸运的是，我的努力没有
白费。”陈一麟说。

孙乾也在努力着。今年 3月底，纽约总部
团队来到开发署驻华代表处，对过去 4 年在
华执行项目的运转情况开展为期 3周的调查
评估。孙乾和他的团队承担了活动的总协调
任务。

3 周里，孙乾和同事们通力协作，最终
安排了 80 多场访谈和全国 8 个关键项目点
的实地走访。平均每个工作日 6 场访谈，访
谈之外还有出行、食宿等后勤工作。孙乾 24
小时待命，如弦上的箭，随时准备冲到最前
线。

评估结束后，纽约总部的同事专门给孙
乾和同事们发邮件，称在中国的 80 多场访谈
没有一场“发生事故”，是他们经历过的“最顺
利、组织最好”的评估活动。这句话，也足让孙
乾心中升腾出成就感。

挑战和压力，沮丧和挫败，没有绕过奋斗
在联合国里的中国青年们。“但任何一份工作
都是有着挑战和困难的，只要比昨天的自己

有进步就应该知难而上。”张斯然的话，也许
是这些青年们共同的心声。

“中国籍年轻同事们仿佛有

着不竭的工作激情和责任心”

在国际组织大家庭中工作，这些中国青
年会更留心来自祖国的“娘家人”。

去年联合国大会期间，联合国总部大楼
走廊竖立着专门介绍中国扶贫理念和经验的
展板，精准扶贫、扶贫先扶志的理念，扶贫车
间模式深受各国推崇。作为大会志愿者，陈一
麟激动地擎起五星红旗一角，笑容灿烂地与
国旗合影。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南南合作机制，
中国的援助资金、人才和项目在全球落地，中
国蓝盔战士成为战地难民一看见就竖起大拇
指的和平守护神。张斯然在采访了一位在南
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4 年的蓝盔战士之后，圆
了儿时的向往，更为祖国这一负责任的大国
深感骄傲。

联合国开发署的国际论坛上，孙乾和同
事们分享了中国的“南南合作”经验。会后，老
挝、斐济、缅甸等国代表向孙乾走过来，请他
再多介绍些中国在“南南合作”领域的最新行
动。那一刻，让孙乾感受到国家荣誉与个人荣
光的休戚相关。

令孙乾难以忘怀的，还有联合国开发署
纽约总部同事们返程前的“告别语”：中国籍
年轻同事们仿佛有着不竭的工作激情和责任
心，这种蓬勃向上的热情使我们十分振奋。
建功世界有我，我有奋斗青春。这些奋斗

在国际组织中的中国青年，用自己的勤恳、坚
韧、智慧和责任心，塑造出有口皆碑的职业群
像。更广阔的舞台，更重要的职位，更辉煌的
未来，正召唤着这些年轻的追梦人。

在世界足坛，52 岁的三浦知良、41 岁的布
冯因超长的职业生涯而被球迷戏称为“足球小
将”；在北京交通大学的足球场上，也有这样一
位“足球小将”——— 82 岁的高洪光，已在这块球
场踢了 30 多年。

结缘足球 健康工作 54 年

高洪光出生于卢沟桥事变爆发的 1937 年，
从小学二年级踢“永”字牌皮球开始，到后来上
了足球传统学校北京七中，考进重视体育锻炼
的清华大学。跳绳、短跑、举重……体育伴随了
他整个学生时代，在众多体育项目中，足球的角
色极为特殊。

“第一次踢大足球是高中二年级，上了清华
之后经常参加建筑系队的足球赛，毕业后我从
事建筑设计工作，每周抽个两三天时间从事体
育锻炼，参加设计单位的足球友谊赛。”高洪光
说。

即便是去外地或国外出差，他也不忘踢上
几脚。“我曾经去沙特搞工程，待了 26 天，期间
我就踢了 4 次。当地人很友好，跟他们踢了一次
后，他们再看见你后会主动向你招手，并开车载
你一块去踢球。”

1997 年退休后他被其他单位返聘，又从
事了 18 年民用建筑领域的设计工作。“体育培
养了我的耐力、坚韧和乐观情绪，让我更加愉
快地学习、工作。清华大学曾提出‘为祖国健康
工作五十年’的口号，而我已经健康工作了 54
年。”

科学踢球 年龄不是问题

82 岁的高龄，仍然在球场上和年轻人一起
拼抢，身体能否吃得消？对这个疑问，高洪光说
只要坚持科学合理的方法，踢球和年龄绝对没
关系。

“我每次踢球前都要热身。北体大一个足球
研究生告诉我热身的方法，就是踢球前一定要
慢跑 400 米，做十分钟的操，把手腕子脚腕子、

脖子、后腰、腿、膝关节都活动开了。热了身
了，上场就会兴奋。”

除了做足充分的热身活动，年轻时打下
的身体底子让高洪光在球场的激烈对抗中不
落下风。“我的身体确实比别人好一点，但这
不是爹妈给的，是经过学校的体育锻炼得来
的。我在大学时百米 13 秒 6，3000 米长跑 12
分半，而且我练过举重，肌肉力量也比较强。
当然，体育运动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年龄条件
不断调整，有的人踢半小时就不行了，而我现
在能连续踢球一个小时以上。”

高洪光认为运动有助于健康长寿，要想
长寿就得常年坚持。“我现在没有三高和糖尿
病，血压也比较正常。而那些年纪大了就躺着
的人，身体是越躺越坏。”

老有所乐 从未想过离开球场

从 1985 年起，高洪光就一直在北京
交通大学球场踢球。球场边跑步的人看到
他总会跟他聊聊———“您身体怎么样啊？”
“今天进球了吗？”“还打算踢到什么时候
啊？”但在高洪光心里，他就从未想过离开
球场。

每次来踢球，高洪光都会随身带着纸笔，
记录这一天踢球的时间，进了几个球。这样的
踢球日记，一记就是多年。“我现在每周踢两
到三次。前年我踢了 260 天，进了 250 个球，
去年因为有伤减少了一半，今年又缓过来了，
应该能踢上 150 多次吧。”

多年的踢球时光，让他在球场上结识了
不少“忘年交”的球友，而与年轻人交流也使
他收获了老年生活里难得的乐趣。“初中生见
了我就叫爷爷，其他年纪的一般都叫我老爷
子。跟年轻人一块踢球时会聊聊他们的工作
情况，去哪国出差啊，做些啥研究啊，跟他们
聊多了，心态也就年轻了。这跟天天拄着拐
棍，寻思那鸡蛋是不是便宜了二分钱，是不一
样的。”

健康的体魄、乐观的心态、积极的追求，
高洪光拥有让许多人羡慕不已的人生财富。
谁说青春就一定属于年轻人？坚持所热爱的，
热爱所坚持的，时光匆匆，却也格外眷恋这位
球场上奔跑的“足球小将”。

(黄海波、贺灿铃、郭奥)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青年

6 日立夏。此时，在海拔近 4000 米的青海
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街面的树木才慢慢吐出新
绿。裴志飞背着笔记本电脑，匆匆赶往医院。7
月就要离开玉树，算算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裴志飞加快了脚步：笔记本电脑里，是她拷下来
的妇产科权威医生的讲课录像，她要在走之前
抓紧时间再给科里的大夫们讲讲。

“从内心来讲，特别想尽可能多地教他们些
东西。”裴志飞说。

42 岁的裴志飞是北京市西城区妇幼保健
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2017 年，作为第二批北
京援青专家，裴志飞来到青海玉树，成为玉树州
人民医院妇产科科室建设带头人。

从北京到玉树，海拔升高了近 4000 米，裴
志飞清楚地记得，刚来玉树时，受高海拔影响，
不少援建干部大把大把掉头发，失眠心慌气短
是家常便饭，来玉树的第一个月，裴志飞瘦了整
整 10斤。

“产科是高危科室，被称为‘2 4 小时的
ICU’，我们一救治就是两条命，大家神经每天
都紧绷着。”裴志飞说。

位于三江之源的玉树州辖一市五县，这
里山高路远，牧民居住分散，由于牧民保健意
识相对落后，以前很多牧区的孕妇会选择在
家里分娩，情况危急时，家人才选择带着孕产
妇到医院。

“我们就成了牧民孕产妇生命安全的最
后一道防线，和内地不同的是，来我们医院救
治的孕产妇，危重病人占三成以上，很多责任
压在了医护人员身上。”她说。

29 岁的牧民才文代吉来自玉树州结古
镇，由于胎盘前置，出血多，前几日她来医院
时，生命一度陷入危急。裴志飞说，这样的病
人她们收治了很多，很多都是夜间分娩，她和
团队经常工作到天亮。

谁能想到，2007 年时该医院只有 15 张
病床，2018 年该院病床增加到 64 张，去年
分娩量达 2000 多人。在裴志飞的带领下，医
院开展产科新技术 8 项，妇科新项目 14 项，
现在该医院还成立了玉树州宫颈疾病诊疗
中心，妇产科医护人员达 33 人，其中 26 人
为藏族。

为了在高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18 年援青一年期满后，裴志飞主动请缨再
延长一年。

“我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提升科室医护
人员的诊疗水平，玉树灾后重建，当地基础设
施跨越发展 20 年，有了先进的诊疗设备，我
们更要尽快提升软实力。”裴志飞说，像新生
儿复苏、孕妇子痫等孕产妇的危重症以及常
见的妇科疾病，现在病人不需要转院在玉树
就能解决，四川石渠和西藏昌都的很多病人
也会来该医院看病。

在团队的努力下，2018 年该医院的孕产
妇死亡率从 0 . 126%降至 0%，新生儿窒息率
由原来 20 . 56%降至 10 . 25%。经过她手把手
指导，当地的医生白玛求措已成为医院妇产
科的骨干。

“她把很多精湛的技术从北京带到了高
原玉树，我们受益很多，工作时裴医生忘我的
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白玛求措说。

裴志飞有个习惯，每次做手术时，她兜
里经常备着巧克力。有一次经过一夜的手术

后，她累得瘫倒在地，打开一瓶葡萄糖直接
喝了下去。“妇产科就是技术加体力的活儿，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必须付出百倍的努
力。”

悬壶济世，用药治病；同心同德，用爱暖
心。病人家属为裴志飞送来的锦旗上写着“彰
显高尚医德，创造生命奇迹”，也许这是对她
们工作的最高嘉奖。

在玉树的近两年时间，裴志飞感觉最对
不起的就是上初中的女儿张云嘉，“妈妈，在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身边，我感觉我缺
少母爱。”说起来玉树前女儿对她说的这番
话，一向坚强的她泪如雨下。

今年 7月，裴志飞将结束挂职生活回到
北京，但她已经开始留恋玉树的生活。

“忘不了高原的大山大川，忘不了牧民清
澈的眼睛，我们在带来医疗技术的同时也在
接受三江源的万物洗礼——— 帮助他人，永远
珍爱生命。”裴志飞说。

(记者顾玲、李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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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北京援青医生的“微”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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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北京交通大学体育场，高洪光(穿黄背心者)在比赛中(拼版照片)。 新华社记者贺灿铃摄

亚 洲 文 明 再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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